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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重
口
味
﹂
成
為
爭
議
性
話
題
，
皆
因

為
大
打
傳
媒
戰
的
電
視
台
風
雲
。

香
港
現
有
兩
家
免
費
電
視
台T

V
B

和
亞
洲
電

視
，
正
有
三
個
機
構
申
請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
包

括
：now

、
有
線
和
王
維
基
名
下
的
﹁
香
港
電

視
﹂。其

中
以
王
的
﹁
香
港
電
視
﹂
最
為

緊
，
王
維
基

不
惜
賣
掉
本
業
城
市
電
訊
，
手
持
二
十
六
億
元
現
金

作
營
運
，now
有
李
澤
楷
雄
厚
資
金
支
持
，
有
線
背
後

有
大
財
團
撐
腰
，
有
足
夠
財
力
打
持
久
戰
，
表
現
亦

沒
王
維
基
主
動
積
極
。

王
維
基
一
方
面
大
彈T

V
B

劇
集
題
材
一
般
，
欠
缺

創
意
，
另
一
方
面
卻
向T

V
B

編
劇
編
審
大
舉
挖
角
，

自
相
矛
盾
，
具
雙
重
標
準
。

王
維
基
雖
未
獲
發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
但
已
自
行
開

拍
劇
集
，
並
舉
行
試
映
會
示
威
造
勢
，
保
持
見
報
率

向
政
府
施
壓
，
會
上
播
出
十
多
部
劇
集
的
宣
傳
短

片
，
當
中
有
不
少
驚
慄
鏡
頭
，
包
括
甩
頭
、
爆
頭
、

食
內
臟
、
人
頭
藏
洗
衣
機
、
扯
臉
皮
，
又
有
男
與
男

濕
吻
、
女
與
女
接
吻
情
節
，
十
分
重
口
味
，
有
輿
論

則
認
為
有
看
頭
。

單
論
人
食
人
，
二
○
一
一
年
底T

V
B

播
出
的
︽
天
與
地
︾
就

以
食
人
求
存
引
導
劇
情
發
展
，
成
為
熱
門
話
題
，
卻
得
不
到
觀

眾
喜
愛
，
輸
收
視
，
另
一
方
面
則
獲
網
民
及
輿
論
力
撐
，
贏
盡

口
碑
，
可
見
家
庭
觀
眾
與
網
民
的
口
味
大
相
徑
庭
，
就
如
網
民

和
輿
論
大
讚
王
維
基
製
作
的
劇
集
有
新
意
，
是
否
表
示
家
庭
觀

眾
會
接
受
？

口
碑
是
虛
榮
，
收
視
最
實
際
，
事
關
廣
告
商
押
注
，
只
看
可

量
度
收
看
人
數
的
收
視
，
以
計
算
花
費
在
每
位
觀
眾
身
上
的
宣

傳
費
是
多
少
，
越
多
人
看
，
花
在
人
均
身
上
的
費
用
便
越
少
，

少
人
看
則
費
用
高
，
不
划
算
，
所
以
一
般
大
眾
的
消
費
品
只
會

投
資
廣
告
費
給
高
收
視
節
目
，
電
視
台
的
決
策
層
在
虛
榮
與
收

視
間
應
如
何
抉
擇
，
絕
對
影
響
廣
告
收
入
，
抉
擇
錯
誤
很
易
虧

本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何謂重口味？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
有
時
候
我
會
蹲
在
牛
的
身
旁
，
看

湛
藍
的

牛
眼
中
的
我
的
倒
影
。
有
時
候
我
會
模
仿

鳥
兒

的
叫
聲
試
圖
與
天
上
的
鳥
兒
對
話
。
有
時
候
我
會

對
一
棵
樹
訴
說
心
聲
。
但
鳥
兒
不
理
我
，
樹
也
不

理
我
。
﹂

莫
言
對
童
年
生
活
的
抒
寫
，
是
優
美
的
，
感
覺
也
是

美
妙
的
。

許
多
年
後
，
當
莫
言
成
為
一
個
小
說
家
，
便
把
當
年

的
許
多
幻
想
和
澹
美
景
致
，
寫
進
了
小
說
。

在
泛
政
治
化
的
今
天
，
海
外
某
些
傳
媒
往
往
把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與
政
治
掛

。
對
這
次
莫
言
的
獲
獎
也
不
例

外
，
所
以
論
者
只
關
注
獲
獎
者
的
政
治
立
場
，
反
而
忽

略
了
獲
獎
者
的
文
學
成
就
。

瑞
典
學
院
曾
一
再
表
示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與
政
治
無

關
。批

評
莫
言
的
論
者
，
一
直
漠
視
這
一
準
則
。

以
一
九
九
九
年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德
國
作
家
君

特
．
格
拉
斯
為
例
，
父
親
是
一
位
德
國
新
教
徒
，
格
拉

斯
在
納
粹
時
期
曾
做
過
﹁
空
軍
志
願
兒
童
軍
﹂、
﹁
潛

艇
士
兵
﹂，
是
納
粹
﹁
武
裝
親
衛
隊
﹂
的
成
員
，
一
度

被
聯
軍
俘
虜
，
最
終
送
到
美
國
做
戰
俘
。

當
年
格
拉
斯
獲
諾
獎
曾
激
起
廣
泛
的
抗
議
聲
。

瑞
典
學
院
不
為
所
動
，
十
八
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終
審

院
士
，
咸
認
為
格
拉
斯
代
表
作
︽
鐵
皮
鼓
︾
︵D

ie
B
lechtrom

m
el

︶︵︽
但
澤
三
部
曲
︾(D

anzig
T
rilogy)

的

第
一
部
作
品
︶，
以
及
另
外
兩
部
作
品
︽
貓
與
鼠
︾
和

長
篇
小
說
︽
狗
年
月
︾，
是
歐
洲
魔
幻
主
義
的
代
表

作
，
﹁
以
嬉
笑
中
蘊
含
悲
劇
色
彩
的
寓
言
描
摹
出
人
類

淡
忘
的
歷
史
面
目
。
﹂

瑞
典
學
院
沒
有
因
格
拉
斯
的
納
粹
背
景
而
抹
殺
他
的
文
學
成

就
。

相
反
地
，
莫
言
是
一
個
頗
自
重
、
執

自
己
守
則
的
作
家
。
他

獲
獎
後
，
應
筆
者
的
要
求
，
寫
了
以
下
一
段
文
字
：

多
年
前
，
劉
再
復
先
生
希
望
我
做
文
學
海
洋
的
鯨
魚
。
這
形
象

化
的
比
喻
，
給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我
覆
信
給
他
：
﹁
在
我
周

圍
的
文
學
海
洋
裡
，
沒
看
到
一
條
鯨
魚
，
但
卻
游
弋

成
群
的
鯊

魚
。
﹂
我
做
不
了
鯨
魚
，
但
會
力
避
自
己
成
為
鯊
魚
。
鯊
魚
體
態

優
雅
，
牙
齒
鋒
利
，
善
於
進
攻
；
鯨
魚
軀
體
笨
重
，
和
平
安
詳
，

按
照
自
己
的
方
向
緩
慢
地
前
進
，
即
便
被
鯊
魚
咬
掉
一
塊
肉
也
不

停
止
前
進
，
也
不
糾
纏
打
鬥
。
雖
然
我
永
遠
做
不
成
鯨
魚
，
但
會

牢
記

鯨
魚
的
精
神
。
︵
見
︽
明
報
月
刊
︾
二
○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號
︶這

一
段
話
是
針
對
劉
再
復
的
一
封
給
他
的
信
而
發
的
。

一
九
九
五
年
，
劉
再
復
給
莫
言
寫
了
一
封
短
信
，
信
中
提
到
：

﹁
高
爾
基
曾
說
托
爾
斯
泰
如
果
生
活
在
大
海
裡
，
一
定
是
一
條
鯨

魚
。
我
希
望
他
能
成
為
文
學
滄
海
中
的
一
條
鯨
魚
。
﹂

莫
言
在
上
述
援
引
的
短
文
中
，
表
示
他
為
﹁
力
避
自
己
成
為
鯊

魚
﹂
的
決
心
，
並
﹁
牢
記

鯨
魚
的
精
神
﹂。

劉
再
復
後
來
在
另
一
篇
文
章
寫
道
：
﹁
莫
言
的
寫
作
，
莫
如
鯨

魚
躍
海
。
把
莫
言
喻
為
鯨
魚
，
除
了
暗
示
他
偉
大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說
明
他
在
進
行

富
有
原
創
性
的
創
作
中
，
洋
溢

大
氣
，

滄
海
氣
，
天
地
之
氣
。
這
種
酣
暢
淋
漓
的
大
氣
概
與
大
氣
勢
，
一

掃
八
股
教
條
的
酸
氣
與
腐
朽
氣
，
更
掃
醉
男
怨
女
、
蠅
蠅
苟
苟
的

文
人
氣
、
痞
子
氣
和
小
家
子
氣
。
近
二
十
年
，
中
國
的
文
學
書
、

文
學
作
品
出
了
不
少
，
可
惜
精
巧
有
餘
，
氣
象
不
足
。
而
文
壇
中

則
泥
鰍
與
鯊
魚
太
多
而
不
見
鯨
魚
。
此
次
瑞
典
學
院
雖
屬
﹃
錦
上

添
花
﹄，
但
畢
竟
把
出
現
於
中
國
海
洋
中
的
鯨
魚
推
介
給
全
世

界
，
其
功
也
不
可
沒
。
借
此
機
會
，
我
又
產
生
新
的
文
學
夢
：
希

望
莫
言
似
的
鯨
魚
能
相
隨
出
現
並
可
自
由
躍
海
，
讓
中
國
能
多
出

幾
個
大
氣
磅
礡
、
給
人
神
馳
的
天
才
。
﹂︵
原
題
目
為
：
︽
鯨
魚

躍
海
夢
想
與
現
實
︾，
見
︽
明
報
月
刊
︾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號
︶

︵︽
莫
言
的
獲
獎
︾
之
十
︶

莫言：牢記鯨魚精神
彥　火

琴台
客聚

西
貢
碼
頭
、
流
浮
山
碼
頭
、

三
聖
墟
青
山
灣
市
場
、
北
角
碼

頭
邊
等
港
九
海
鮮
集
散
區
，
都

滿
是
海
鮮
名
產
石
斑
、
魚立
魚
、

三
文
、
龍
躉
、
七
日
鮮
、
金

古
、
盲
鰽
、
筍
殼
眾
多
名
魚
紛
集
。

在
此
大
膽
披
露
一
下
這
些
名
產
生
猛

活
躍
，
實
質
上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是
魚

排
養
殖
魚
，
在
口
感
和
味
道
享
受
而

言
，
和
真
正
在
大
海
中
釣
上
或
撈
獲

之
野
生
魚
，
真
的
有
天
與
地
之
差

別
。經

濟
價
值
上
，
海
鮮
檔
主
常
有

言
，
有
一
兩
條
真
正
釣
口
野
生
東
星

斑
、
真
正
野
生
三
刀
魚
留
給
了
誰
誰

大
富
人
家
、
著
名
甚
麼
臨
門
同
樂
食

店
，
一
條
可
賣
千
元
二
千
元
，
和
魚

檔
中
三
五
十
元
一
條
石
斑
等
隻
價
天

淵
之
別
。

海
上
魚
排
一
圍
網
柵
阻
隔
，
雖
用
的
仍
是
天
然

海
水
養
殖
，
但
餵
飼
的
是
小
魚
穀
糠
等
營
養
飼

料
，
一
年
養
大
四
五
批
，
和
野
生
深
海
天
然
長
大

之
名
魚
兩
三
年
才
長
出
一
代
，
怎
能
要
求
有
同
樣

口
感
之
回
報
。
近
年
有
些
人
飼
花
蟹
大
如
臉
盆
，

一
隻
重
十
斤
八
斤
，
瀨
尿
蝦
、
水
魚
等
也
都
有
如

此
人
養
的
貨
色
。
有
些
蠱
惑
漁
販
把
七
日
鮮
、
石

蚌
等
貴
魚
之
魚
嘴
旁
魚
喉
位
勾
上
一
個
魚

，
以

蒙
混
此
是
人
工
垂
釣
上
來
的
真
正
野
生
魚
，
五
十

元
一
條
之
養
殖
魚
價
，
以
三
千
元
沽
出
，
吃
者
還

狂
讚
鮮
美
，
此
便
是
口
胃
之
虛
榮
，
冤
枉
了
錢
包

大
出
血
。

航
海
人
出
身
之
阿
杜
一
樣
吃
得
﹁
繞
口
﹂，
但

從
來
小
心
翼
翼
不
肯
做
笨
蛋
，
少
吃
些
正
斗
味
，

好
過
做
老
襯
冤
大
頭
了
。

近
年
菲
律
賓
等
海
魚
區
特
多
名
產
海
鮮
運
港
，

人
們
相
信
此
等
外
海
地
區
假
料
不
多
，
原
來
近
年

菲
律
賓
、
印
尼
島
岸
區
亦
大
量
生
產
養
殖
魚
，
一

船
船
一
批
批
來
賺
香
港
錢
，
我
們
是
自
動
劫
富
濟

貧
周
濟
天
下
，
大
概
相
信
好
心
有
好
報
，
做
得
好

事
多
會
長
命
百
歲
。

長命百歲
阿　杜

杜亦
有道

不
少
人
認
為
歷
史
便
等
同
沉
悶
、
老
舊
，
又

或
只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過
去
，
但
大
英
博
物
館
館

長
尼
爾
．
麥
葛
瑞
格
卻
在
︽
看
得
到
的
世
界
史
︾

一
書
中
指
出
，
我
們
若
要
重
塑
歷
史
，
必
須
具

備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
此
話
怎
解
？
皆
因
光
憑
文

字
的
記
載
，
我
們
只
能
偏
頗
地
了
解
過
去
，
原
因
在

於
世
界
上
不
少
的
地
區
及
民
族
，
在
昔
日
悠
長
的
歲

月
中
，
他
們
也
沒
有
文
字
，
而
且
不
少
的
歷
史
記

錄
，
也
只
由
勝
利
者
所
寫
，
難
免
有
扭
曲
事
實
的
問

題
。所

以
，
若
我
們
想
更
準
確
、
更
深
入
地
了
解
歷

史
，
必
須
要
從
默
默
無
言
的
文
物
中
入
手
，
而
想
像

力
則
是
研
究
及
解
讀
這
些
文
物
所
不
能
或
缺
的
重
要

工
具
。

當
然
，
天
命
並
非
歷
史
或
考
古
學
家
，
不
過
當
我

津
津
有
味
地
讀

︽
看
得
到
的
世
界
史
︾
這
本
作
品

時
，
卻
深
深
被
麥
葛
瑞
格
的
這
個
說
法
打
動
。
其
實

又
何
止
了
解
歷
史
呢
？
我
們
在
生
活
的
每
個
方
面
，

也
極
需
要
運
用
到
想
像
力
，
單
以
玄
學
為
例
，
八
字

中
的
﹁
印
星
﹂
可
代
表
母
親
、
長
輩
、
文
化
事
物
、
大
機
構
、

吸
收
力
及
懶
惰
等
多
種
事
物
，
到
底
它
於
何
時
代
表
何
物
呢
？

這
全
憑
批
算
者
的
經
驗
和
想
像
力
去
判
斷
。

又
例
如
巒
頭
派
的
風
水
講
求
﹁
呼
形
喝
象
﹂，
即
不
同
形
狀
的

景
物
，
將
引
起
不
同
煞
氣
及
風
水
問
題
。
例
如
若
住
宅
剛
好
面

對

如
刀
狀
的
招
牌
或
建
築
物
，
宅
內
人
便
易
有
血
光
之
災
，

這
些
寶
貴
的
風
水
理
論
，
全
都
是
來
自
前
人
經
驗
及
想
像
力
的

累
積
，
再
由
我
們
在
今
天
靈
活
地
運
用
。

說
到
底
，
人
與
動
物
的
分
別
，
也
源
於
我
們
擁
有
想
像
力
，

所
以
才
能
不
斷
創
新
及
進
步
。
那
到
底
想
像
力
又
從
何
而
來

呢
？
信
不
信
由
你
，
原
來
它
是
來
自
我
們
自
身
的
過
去
及
歷

史
：
曾
有
醫
學
研
究
發
現
，
失
憶
的
人
不
但
失
去
了
過
去
的
片

段
，
他
們
就
連
想
像
未
來
的
能
力
也
被
剝
奪
了
。
故
此
，
想
像

力
一
方
面
能
助
我
們
重
塑
歷
史
，
另
一
方
面
，
歷
史
也
能
幫
助

我
們
激
發
想
像
力
！

想像歷史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家
裡
的
窗
戶
，
是
面
對

隔

維
多
利
亞
港
的
九

龍
，
每
年
冬
天
，
颳
起
西

北
風
或
北
風
的
時
候
，
特

別
覺
得
寒
冷
。
特
別
是
天

空
飄
雨
的
時
候
，
感
覺
像
過

風
雨
飄
搖
的
日
子
，
實
在
是
寒

凍
之
至
。

教
書
的
地
方
在
山
上
，
遇
上

又
是
風
又
是
雨
的
冬
天
，
那
更

是
風
雨
飄
搖
了
。
因
為
風
力
強

勁
，
吹
得
雨
點
斜
飛
，
要
擋
雨

嘛
，
風
又
吹
得
雨
傘
搖
動
不

已
，
有
時
人
都
幾
乎
吹

走
，
加
上
現
代

的
雨
傘
都
不
太
牢
靠
，
有
時
吹
得
翻
了
過

來
，
而
大
點
大
點
的
雨
就
淋
得
人
像
落
湯

雞
了
。

這
個
時
候
，
就
覺
得
自
己
變
成
一
棵
芫

荽
。
因
為
粵
語
有
句
話
形
容
一
個
人
倒

楣
，
是
風
吹
芫
荽
，
荽
貼
地
。
我
們
日
常

的
口
語
，
都
把
芫
荽
讀
作
﹁
鹽
西
﹂，
但
荽

這
個
字
的
正
確
讀
音
卻
是
﹁
衰
﹂，
所
以
風

吹
芫
荽
荽
貼
地
，
就
是
衰
到
貼
地
了
。
　

風
生
水
起
是
形
容
生
意
和
事
業
興
隆
，

營
商
的
人
都
追
求
風
生
水
起
。
我
卻
在
冬

天
的
季
節
祈
求
無
風
無
雨
，
絕
對
少
有
風

生
和
水
起
，
以
免
寒
風
刺
骨
之
外
，
更
會

吹
翻
雨
傘
，
令
人
變
成
落
湯
雞
。
這
樣
的

希
望
，
好
像
是
不
求
發
財
似
的
，
所
以
就

更
像
風
吹
芫
荽
了
。

不
過
祈
求
的
事
總
是
不
會
出
現
，
所
以

還
有
更
壞
的
情
況
呢
！
像
唐
朝
李
遠
的

︽
詠
雁
︾
詩
說
：
﹁
關
山
多
雨
雪
，
風
水
損

毛
衣
﹂。
他
說
的
是
歸
雁
的
羽
毛
，
但
我
卻

在
無
雪
而
只
有
大
風
和
雨
水
時
，
淋
濕
的

卻
是
真
正
禦
寒
的
毛
衣
。

古
時
候
有
一
座
山
名
叫
風
山
，
也
有
個

洞
穴
名
叫
風
穴
。
你
喜
歡
風
山
還
是
風

穴
？
我
喜
歡
的
是
風
山
，
因
為
晉
朝
張
華

在
︽
博
物
志
︾
說
：
﹁
春
風
自
此
出
也
。
﹂

而
清
朝
紀
曉
嵐
在
︽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

說
：
﹁
又
有
風
穴
在
南
山
，
其
大
如
井
，

風
不
時
從
中
出
，
每
出
，
則
數
十
里
外
先

聞
波
濤
聲
，
遲
一
二
刻
風
乃
至
。
﹂
有
波

濤
聲
的
風
，
自
然
是
寒
冷
的
淒
風
了
。

風
興　國

隨想
國

在
芸
芸
桐
野
夏
生
的
小
說
中
，

﹁
惡
女
﹂
可
謂
充
斥
，
而
稱
得
上
為

﹁
魔
頭
﹂
的
大
抵
也
不
少
，
不
過
如

︽
對
不
起
，
媽
媽
！
︾
中
愛
子
般
的
級

數
，
可
謂
寥
若
晨
星
。
︽
Ｏ
Ｕ
Ｔ
︾

的
一
眾
家
庭
主
婦
，
雖
然
若
無
其
事
把
分

屍
清
理
作
為
殷
厚
兼
職
，
但
其
實
仍
處
處

流
露
內
心
的
恐
懼
。
即
使
是
冷
靜
的
領
袖

雅
子
，
大
抵
也
因
為
有
家
人
的
牽
扯
，
仍

未
至
於
淪
為
殺
人
狂
魔
。
可
是
在
︽
對
不

起
，
媽
媽
！
︾
中
，
愛
子
若
無
其
事
的
以

殺
人
為
樂
，
已
經
迫
近
讀
者
神
經
的
中

樞
，
也
徹
底
動
搖
了
不
少
人
的
底
層
觀

念
。精

神
分
析
學
家
齋
藤
環
在
與
桐
野
夏
生

對
談
中
，
提
出
愛
子
的
形
象
流
露
出
典
型

的
人
格
障
礙
者
特
徵
，
極
之
適
合
作
精
神

分
析
的
具
體
對
象
來
解
拆
。
然
而
桐
野
流

露
出
來
的
語
調
，
顯
然
對
精
神
分
析
理
論
沒
有
多
大

好
感
。
當
齋
藤
環
表
示
桐
野
小
說
有
處
理
精
神
創
傷

的
熱
衷
傾
向
，
後
者
便
忙
不
迭
斷
然
否
認
，
並
捺
不

住
直
陳
那
些
一
開
始
已
知
結
果
的
﹁
戲
劇
﹂，
實
在
悶

到
發
慌
，
而
精
神
創
傷
的
類
型
化
處
理
，
很
多
時
候

都
有
以
上
的
毛
病
。
她
剖
陳
個
人
的
創
作
模
式
是
一

種
樹
形
建
構—

—

先
有
主
角
出
現
，
然
後
以
他
的
生

成
變
化
為
大
樹
主
幹
，
因
角
色
而
長
的
戲
劇
變
化
便

成
為
延
伸
的
枝
葉
，
有
時
候
甚
至
如
松
樹
般
扭
曲
迂

迴
舒
展
，
總
之
最
後
大
體
以
朝
向
天
空
為
本
。

我
認
為
桐
野
已
說
得
頗
白
，
此
所
以
在
︽
對
不

起
，
媽
媽
！
︾
中
的
愛
子
雖
然
好
像
殺
得
性
起
，
完

全
泯
滅
人
性
，
但
桐
野
為
她
所
設
的
成
長
背
景
：
在

妓
院
長
大
，
後
來
被
送
往
專
門
接
收
寄
養
孩
子
的
家

庭
，
而
對
生
母
一
無
所
知—

—

同
樣
以
似
是
而
非
，

舉
重
若
輕
的
真
假
難
辨
方
式
描
述
。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
桐
野
營
構
的
愛
子
背
景
，
目
的
並
非
如
齋
藤
環

所
言
的
建
構
人
格
障
礙
者
的
分
析
基
礙
，
以
便
為
她

的
非
人
性
化
舉
動
作
交
代
飾
說
。
而
是
透
過
真
假
混

糅
的
建
構
想
像
，
說
明
一
個
人
的
魔
性
，
可
以
如
何

透
過
自
己
想
像
的
無
限
擴
展
，
來
加
以
自
我
孕
育
深

化
，
最
終
磨
練
出
一
條
成
魔
之
路
來
。

此
所
以
桐
野
筆
下
對
愛
子
從
來
沒
有
同
情
之
心
，

有
的
只
是
冷
然
旁
觀
，
像
一
個
對
兇
案
發
生
在
眼
前

卻
完
全
無
動
於
衷
，
只
自
顧
自
在
不
斷
繼
續
按
下
快

門
的
記
者
。
那
才
是
︽
對
不
起
，
媽
媽
！
︾
令
人
更

寒
心
的
地
方
。

殺人女魔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人生的最大財富，不是華宅豪車與傳世名望，
而是健康。沒有了活潑的生命，就失去了幸福的
載體。
人們發現，最健康的人，不一定是擁有錦衣玉

食的社會「精英」，而可能是那些居於陋室、粗茶
淡飯的草根。高檔寫字樓中，有不少40歲的白領
被慢性病折磨得人憔悴，而在城郊，卻能看到40
出頭當上奶奶的農婦，依然身材矯健氣色鮮艷。
在簡陋的平民居住區，年過90的老人依然硬朗地
在胡同中散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簡單樸素的
生活方式，就是生命「保鮮」的藥方。
當代醫學早已證明，人體健康是身心和諧的自

然結果。同樣有遺傳病基因的人，由於小環境不
同、心情不同，有人可能終生健康，有人卻可能
因遺傳病而早逝。
在當代社會中，工作小環境的好壞，依然決定

人的健康。有位男士雖熬上了局級，可因長年精
神緊張，剛進入中年就得了嚴重的糖尿病，有錢
有權卻不能享受簡單的口腹之慾，連餅乾都得數
塊吃。他說，在他就職的那個機關中，凡是經

常要與領導接觸的幹部，很多人都因心情壓抑得
上了糖尿病、血壓高等慢性病，單位成了「製造」
糖尿病的「基地」。單位文化與員工健康之間的關
聯，沒有人研究過，可是能看到的是，凡是人際
關係複雜的單位，員工體質都會大大下降。調查
發現，越是安全感差、不被尊重的小環境，員工
得慢性病的可能性就越大。有時候，倒是那些遠
離名利場的簡單勞動者，身心更加健康。
生活於滾滾紅塵之中，人不能決定外界大環

境，卻可能決定自己的內心小環境。老話說，養
身先養心。
筆者認為，保持身體健康，最好能做到以下三

點：
一、簡單。
越是活得「簡單」的人，越能身心健康。
很多人有個惡劣的習慣，就是愛前思後想。每

每一件事情過去後，依然在不停地尋思：社交中
說話不夠得體了，對朋友禮貌不周全，對上司或
有恩於你者不夠恭敬，辦事的程序不夠理想等
等，於是就不停地追悔、自責，進而思索補救方
式。如此地「放不下」，簡直就是自己給自己糟
心。心思過於縝密者，最易患上失眠症、焦慮症
等心理疾病，長年累月憂心忡忡，生理上難免不
出問題。其實，事情往往沒有你想得那麼複雜。
除了神仙，任何人都不可能說話辦事無瑕疵，即
使有什麼不圓滿，天也根本塌不下來。
一位自稱活得「糙」的男士，他有一個顯著優

點：就是凡一件事兒過去，就再不花工夫琢磨。
即使真出了錯，也是把頭一擺說：就這麼 吧！
辦事乾脆，讓他活到年紀一把，依然吃得香睡得
。簡單的人，有時被人說成腦袋「缺了根筋」，

結果卻常是「傻人有傻福」。人人喜歡跟簡單的人
相處。那張口就來的大實話，那喜怒形於色的率
真，毫無城府的哈哈大笑，像陽光穿透了烏雲撒
在心田上。
有兩位員工因糾紛被公司扣了醫保卡及退休金

存摺，其中一位深思熟慮好幾個月策劃還沒
落，另一位呢，直接找到勞動局，結果一上午就
解決了問題。凡事盡量相信直覺，辦事效率反而
更高。人們總是不相信正常渠道能解決問題，其
實社會在進步。人說美國人像個大孩子，中國人
未老先衰，那都是社會環境使然，當中國人也能
像個大孩子時，中國的法制環境就可能與世界接
軌了。
簡單不意味 愚昧，而是一種更高智慧的人

生。回歸一顆純淨的赤子之心，身體也就會強壯
起來。
二、淡泊。
老話說，知足長樂。
積極的入世精神固然可貴，但把名利攀比當成

人生唯一目標，就可能給身心造成傷害。永遠有
人比你富有，比你有名望，比你事業成功。如此

累人的競賽中，如果能適當退後一步，允許自己
混入芸芸眾生，就會感覺天地無限寬闊。
我的職業生涯中，曾有一個事業被壓制的時

期，被迫去寫那些言不由衷平庸之極的文字。雖
然心有不甘，但我並沒去奮力拚搏，以爭取事業
空間，而是適時地把職業定位降低為「謀生」，一
下子心理上輕鬆不少。既然被剝奪了創造的機
會，那就先設法生存下來才是上策。我想，為吃
飯而幹活兒，同樣是件偉大的事兒。對一個簡單
勞動者來說，「碼字」與在工廠加工零件，並沒
有本質區別。底層勞動者的經歷給我的最大收
穫，就是從不鄙視為生存的簡單勞動。
人生低谷時期，周圍所有的朋友都比我混得

好，可我輕輕揮去他人的優越，高高興興買冬儲
大白菜，把蜂窩煤爐捅得旺旺的烤白薯，居於陋
室自得其樂。我覺得，如果命運不打算給我更
多，不依賴於任何人施捨、自由自在的生活，已
經足夠好了。後來的單位中，我一直避免與人爭
出國爭職稱爭評獎爭出位，上班守 一支筆，下
班騎車去買菜，自覺並不比買上別墅汽車的同事
活得差。
其實人的需要很低，一碗飯一把青菜一張床而

已，古希臘哲學家赤腳站在大街上與人雄辯，也
能創造出流芳百世的哲學；今天，也沒必要把成
功搞得那麼高不可攀。
可以這麼說：你快樂，
你就成功了。環保人士
們以粗茶淡飯、以步代
車、節約資源為榮。有
益自己無害他人，就是
好的生活。品嚐生活與
吃飯一樣，鹹中有味，
淡中香。心安，身自
安。
三、寬容。
為人苛刻者，每每不

易長壽。很多的焦慮，
往往來自對他人的不
滿。曾見一對很要好的
朋友，就因為生意關係
產生矛盾最終分手，起

因就是傳言引起的猜忌。我最不喜歡的，就是總
喋喋不休說他人壞話的人。
人的本性，本來是待人嚴待己寬的。逢事往往

先想他人的不是，越想越覺得自己委屈，自己吃
虧。如此這般，無名火便會熊熊燃燒，任憑憤怒
的情緒折磨自己。一位身居要職的女士，在單位
苛求下屬以及同事，出言尖酸刻薄；在家裡動不
動指責老公與孩子，親朋好友在她的眼裡也都能
挑出很多毛病。她的待人方式，就是「眼睛裡不
揉沙子」。經常發脾氣的後果，就是她成了藥罐
子，身體多個零件都出了毛病。
而另一位男士呢，則無論人待他如何，一味把

人往好裡想。雖然沒分到一分錢遺產，但他心裡
卻願弟妹都比自己過得好。雖然朋友時有對他出
言不遜，可他覺得，人都有鬧脾氣的時候。看
經常「犯傻」的一個人，卻從來快快樂樂，氣色
紅潤。寬容他人的結果，就是自己心中平靜，總
是向肌體傳達正能量。
要相信人性善，他人遠沒有你想像得那麼壞。

容許他人犯錯誤，才是最明智的。
積極的心態最重要。簡單、淡泊、寬容的處世

哲學之下，保持探索的興趣，讀更多新書，學幾
門技藝，結識更多朋友，就會忘掉瑣碎的煩惱，
感覺每一天都值得珍惜。

健康幾要素

■保持好的心態，有利於健康。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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